
第四十五章 夫妻上京城 

雖然蘇婉和宋子恒並不知道蘇大富蘇太太的心裏想法，可宋子恒也不會是肯吃這般
大虧的人，因著娘子被岳父岳母誤解了，自然要從他娘子身上討回來，是以兩人一
回了屋，宋子恒便一副累極的樣子躺在床上，道：「娘子今日有所不知，岳父岳母
本不欲答應我的提議，還是我費盡了口舌勉強讓他們同意，這般才回來晚了，且岳
父母如今對我怕是頗有微詞了。」 

「相公辛苦了，妾身給你按按肩，舒活筋骨。」蘇婉也非常上道，一副小意殷勤的
靠在宋子恒身邊，臉上寫滿了小女人的嬌羞。 

她沒有真的用力給宋子恒按摩，只是一雙手在他肩上背上毫無章法的遊走，樣子都
沒做好，宋子恒卻在這種情形下有了反應。 

「娘子……」宋子恒的聲音忽然變得低沉而沙啞，男性魅力十足，幾乎貼在蘇婉的
耳邊，吹著熱氣，「娘子可得好生按著……」 

蘇婉一聽便明白了，勾唇一笑，忽然手往下滑，撩開他的衣襟，一路滑到小腹，已
經摸到了宋子恒的小兄弟，又熱又硬，毫無預兆的在她手心裏跳了一下。 

宋子恒原本只想與她調笑一番，沒想到蘇婉這般行事，既意外又刺激，身子跟著一
抖，強忍著才沒把人壓在身下，同時伸手攔了她的動作，「娘子可別玩火。」 

哪知道蘇婉還是先前那副表情，笑盈盈的看著他，「縱是玩了火，相公又待如何？」 

宋子恒頓了頓，想了好一會兒，還是沒想出來自己能如何，他確實是拿她沒辦法。 

蘇婉得意的笑了，忽然坐直身子，把宋子恒整個人往後推，宋子恒冷不丁被她推倒
在床上，當然也有故意配合的成分在內，蘇婉一屁股坐在他腿上，好巧不巧的夾著
他立起來的小兄弟。 

宋子恒整個人倒吸了一口氣，「娘子……」 

蘇婉已經俯下身來，趴在他胸前，雙手繞著他的小兄弟打轉，紅唇在他耳邊吐氣，
「相公今日這般辛苦，妾身無以為報，只能以身相許。」 

宋子恒悄然紅了一張俊臉，雖然夫妻間該做的事都做盡了，仍有些放不開手腳，「娘
子，那裏不行……」 

蘇婉仰起臉看他，「相公就真的一點都不想我？」 

「想，但是現在不行……」宋子恒的話還沒說完，身下一個刺激，毫無預兆步入了
天堂，久違的觸感，讓他差一點就交代在這裏了。 



宋子恒感覺一扇新世界的大門正在朝他打開，他自來覺得自己不是重欲之人，因為
心裏裝了許多事，家人，學業，還有滿腔理想和抱負，根本沒心思想這些，讀書之
人成親都晚，他更是滿腔熱血只放在學業上，甚至在沒有建功立業之前並不打算成
家，只因不想被俗事所牽絆。 

卻沒有想到，他會被娘子看上，甚至一門心思的要跟自己成親。 

宋子恒起初娶妻也是出於無奈之下不得不同意，想過好好待她，畢竟岳父是他爹的
救命恩人，看在這分上他也會給妻子足夠的敬重，只是再多就沒有了。他理想抱負
遠大，連自己的事都裝不下，如何還會想著男女私情？可是誰也沒有想到，當初不
過是無奈之舉，現在竟變成了天作之合！ 

宋子恒後來無比慶幸，若不是娘子當初堅持，他恐怕就此錯過了她，以他娘子的心
性，該豁達時豁達，該驕矜時驕矜，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這般會行事，遇到別的
男人想是也不會過得太差，可是他自己，日後可還能遇到像娘子這般情投意合之人？ 

宋子恒不敢深想這個問題，他這二十多年來想要的東西看似都在一點點的得到，弱
冠之年便考取了秀才功名，已經稱得上少年英姿，意氣風發，他心裏有滿足，有自
傲，面對著爹娘兄嫂信任與欣慰的神色，也會有一股情緒在胸膛激盪，他那時候以
為這便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直到成了親以後，以前他想都未曾想過的情緒，一一都嘗了個遍，從一開始生活中
多了一個人的尷尬，有種領地被人強行介入的不快，他對外掩飾得很好，心裏卻是
分外清明，他不喜歡這種生活，成親除了從此多了一個人參與他的人生，並不能改
變什麼，他該回學裏念書時照樣回去，心裏並不會激起多少水花，可謂是心如止水。 

只是逐漸相處了以後，他才知道原來妻子帶給人的是這樣一種體驗，從此心裏多了
一個人讓自己牽腸掛肚，肩上感覺多扛了一份責任，有一個人你會不由自主的對她
好，想看她笑，想給她快樂，然後見不到面的日子，思念和煎熬接踵而來。 

宋子恒喜歡看書，每日在書院裏幾乎除了吃喝睡，其餘時辰都在看書，如今卻總會
分出一絲心神想她，他以往放假在家時都喜好清淨的環境看書練字，不願被人打擾，
後來卻漸漸喜歡和她待在一起，看書寫字的空閒，抬頭瞧一眼便沒來由的感到心安。 

當然也不全是歡愉，仍然會有不快的時候，她讓他哭笑不得、無可奈何的事情也不
少，他以前想都未曾想過，覺得一定不會發生在自個兒身上的事，卻一一為她破例，
他甚至為她洗過澡擦過頭，洗過衣裳做過飯，一個男人該幹和不該幹的事，他都幹



過了，可後來想想，卻又是甘願的，遇上這麼一個人，所有酸甜苦辣嘗在嘴裏，都
像是拌過蜜糖一樣，雖是無奈卻仍甘願縱容。 

宋子恒這輩子除了理想抱負，其餘都心無旁騖，卻只為這一個人破過例，這種感覺
以前沒有，以後也不會有，對於這點他毫不懷疑，若不是遇到自家娘子，她在不知
不覺間一點點打破他的心房，占據他的整個世界，甚至他在察覺的時候絲毫抵觸的
想法都沒有，只想與她就此沉淪。 

可是這樣的人，一輩子就只有一個了，除了她，任何人占據他妻子這個位置，都不
會讓他有如此大的轉變。 

情之一字，無人道得明，妻子與他說的那句「一生一世一雙人」，短短幾個字，卻
對他猶如醍醐灌頂，人生何其幸運，能得一心人，相濡以沫，白頭偕老的人生，又
有多少人求而不得？他終是懂了古人之言，這般真情也讓他深為嚮往。 

宋子恒自覺對自家娘子是心心相印，如今娘子懷孕了，懷著他們的骨血，那般辛苦，
他平日心疼還來不及，恨不得替她受過，別的花花腸子是一點都沒有，他娘耳提面
命，怕他血氣方剛，萬一沒忍住對孩子有個好歹，非要他與娘子分房睡，他如何捨
得？且娘子懷著孩子受苦受累，他也捨不得這般折騰她。 

是以宋子恒堅持跟蘇婉睡一塊，根本沒想過別的，當然他也沒想到還能做別的，他
見著蘇婉那被折騰的樣子，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害怕的態度，他自己都恐懼，擔心哪
天睡一覺起來孩子就不見了，如今堅持睡一起，就是為了方便照顧她，每晚睡前能
親眼看著妻子和孩子，心裏總歸踏實許多。 

萬萬沒想到，他一個男人都沒敢想，想了也不敢幹的事，自家娘子倒先做了，更出
乎意料的是，懷著孕竟然也能做這事！ 

一扇新世界的大門就此打開，素了好幾個月，夫妻兩人都有些激動，只是顧及到肚
子裏的孩子，誰也不敢太用力，宋子恒不敢太使勁，輕輕慢慢的搖晃，如大海中漂
浮的扁舟，唯一的固定點就是相連的地方。 

宋子恒又激動又新奇，還有點刺激的感覺，不僅紓解了身體，還頭一次覺得離孩子
那麼近，想再靠近他一點，又害怕嚇到他，懷著這樣的心情，宋子恒的熱情久久不
退，弄了半個多時辰，兩人身上都出了一層薄汗，宋子恒還一點要結束的表示都沒
有，蘇婉被他弄得高潮連連，眼尾都開始泛著紅色。 

最後結束時，蘇婉已經徹底昏睡過去了，宋子恒從身到心的愉快，看著她安穩的睡
顏，披上衣服出去打了水進來。 



蘇婉睡得很沉，一夜無夢，再醒來時宋子恒竟然也還在床上，見她睜開眼，微微挑
眉，聲音如沐春風般的溫柔，「娘子昨夜睡得可還好？」 

素了這麼久，吃到一頓紅燒大排，蘇婉自然也是滿足的，手一勾圈住宋子恒的脖子，
「睡得甚好，就是醒來發覺嘴有些酸。」 

嘴酸……宋子恒耳根悄無聲息的紅了，剛扶上蘇婉腰間的雙手也一頓，頓時推開不
是抱住也不是。 

蘇婉卻噗嗤一笑，「相公想什麼呢，我是嘴裏泛酸泛苦，今兒想吃些甜的。」 

宋子恒的眼神頓時……更一言難盡了。說慣了之乎者也，看多了經史子集，自來以
謙謙君子要求自己的宋子恒，當然每次都只能被蘇婉翻來覆去的調戲，幾乎毫無反
抗之力。不過他也只是哂然一笑，輕輕撫了撫蘇婉的肚子，「好，請娘今兒給妳做
些甜食。」 

「我想吃拔絲紅薯。」 

「好。」 
 
 

一晃眼，正月眼見著要過去了，蘇婉的肚子有些鼓起，平日穿著衣衫瞧不出來，只
看著她像是豐潤了些，宋子恒卻最是清楚不過，娘子的小腹開始變得渾圓，他的手
一整晚都擱在上面，有時候能感覺到某個地方鼓起小小的包，像觸電一般，碰到他
的手瞬間便退了回去，之後整整一晚都不會再有動靜，宋子恒卻覺得如獲至寶，儘
管隔著一層肚皮，第一次親手觸碰到孩子，他仍然激動不已，也頭一次確切明白了
父親是怎樣一個概念。 

宋子恒對這個小生命小心翼翼的呵護之外，如今又多了許多期盼，如所有初為父母
的夫妻一樣，他開始感受到了另一種責任，迫切的想要撐起一片天地，為自己的妻
兒遮風擋雨。他比以前更加用功念書了。 

與此同時，宋家的人也開始一天天焦躁起來，原因無他，宋子恒要進京趕考了，準
備行李都是小事，主要是他們一想到進京趕考，心裏頭總有些發怵，先不說天下人
才俱都彙集京裏科考，人才濟濟，比之當初鄉裏省裏的考試不可同日而語，壓力自
是要大上許多，且此番前去路途遙遠，正月底便要上路，再回來卻還不知要等到何
月，連帶個口信之人都沒有，他們便只能在家提心吊膽的等待。 

宋子恒便是在這時提出要帶蘇婉一塊上路的，宋母和宋老爹先是想也不想的反對，
宋母心想就是自個兒親去陪考，也絕不能讓懷著孕的兒媳去，這等奔波，換做兩個



大兒媳婦，她都不必憂心，她們身子骨好，懷孕時除了不能下地幹活，其餘啥都能
做，可三媳婦不一樣，她自小嬌生慣養，身子比不得做慣農活的她們，且這是頭一
胎，來得就格外艱難，自當萬分小心，哪敢讓她跟了去？別說她能照顧兒子，只要
不累得兒子照料她就已經是萬幸了，又怎麼肯讓蘇婉跟著去添亂。 

不過在宋子恒強烈堅持下，宋老爹宋母拿他也沒辦法，在這事上他們與蘇家父母的
關注點不同，孫子固然重要，但放在首位的仍然是兒子，聽得宋子恒那般保證，又
說問過大夫，大夫也道過了三個月，此時上路並無多大問題，宋母和宋老爹這才安
心下來，他們心裏還是很信任這個兒媳婦的，若她能跟著一道去，夫妻倆遇到事也
有個商量，且他們兒子也不必為家中妻兒牽腸掛肚，誤了考試。 

說服宋母和宋老爹是個很順利的過程，在宋子恒的承諾下，他們沒有太多猶豫就答
應了蘇婉同去。 

然後開始忙著收拾蘇婉的行李，備下足夠的乾糧，這頭剛剛收拾好，縣裏蘇家帶來
口信，說是定了一家可靠的車把式，可以送他們去杭州，到了杭州再乘水路一路到
京裏—— 這是蘇大富想到最適合蘇婉的行程了，馬車雖快，委實顛簸，長途跋涉下
來怕懷孕之人禁受不住，倒不如彎些路程，去杭州乘船，走水路上京比之馬車還安
穩些，乘那大型遊船，等閒也不會出事故，說不準還比馬車要早幾日到京裏，無非
就是路費貴一些。 

蘇大富打定主意就是自己貼錢，也要讓女婿同意去杭州乘遊船進京，女兒腹中的孩
子可不能有半點閃失。 

沒想到宋家人並無不願，知道乘遊船進京，比原先估計的盤纏怕是要多出一倍，宋
母二話不說的同意了，蘇大富在口信裏說自家家丁上回同女婿一道去過省裏，也算
有些經驗，此番就讓他一起前往，再加上女兒和丫鬟，有這些人陪同一道進京足夠
了。 

宋老爹想著也是，讓自家大兒子或是二兒子去，他們沒經驗，說不準真比不得親家
那的家丁，且三媳婦又在一旁，再沒什麼可擔心的，便一口應下了，讓宋子恒與蘇
婉早一日進縣裏，與親家好好道謝。 

宋家準備了幾日的行李，還比不上蘇家準備的全面，宋家準備的都是方便易攜帶的
物什，乾糧什麼的，好不好吃先不提，能填飽肚子且保存時日長便可帶上；蘇太太
卻想到蘇婉懷孕以來嘴巴挑剔，叫她只吃乾糧怕是難以下嚥，便花了大錢去尋來些



新鮮瓜果，這時節哪能有多少瓜果？便是正當瓜果上市的季節，尋常人家也不捨得
吃，卻還是給蘇太太搜尋回來一堆，大多是橘子柿子這些的。 

不獨吃食，如今天氣寒涼，蘇太太怕他們路上著涼，還備了新打的棉被，用的都是
新的棉花，棉被縫好後曬了足足三日，抱出來時全是一股棉花混合著陽光的好聞味
道，一共有兩床，一床墊在馬車上，一床蓋在身上，躺在又厚又軟的棉被上，連馬
車的顛簸之感都消退許多。 

宋子恒拿了本書在朗誦，蘇婉靠在他肩上聽得昏昏欲睡，手裏還抱了個湯婆子，路
過一戶人家，車夫「籲」的一聲停下馬車。 

家丁在外頭揚聲道：「姑爺，小姐，這裏有戶人家，要下來喝口熱水，歇一歇再趕
路嗎？」 

蘇婉掀開車簾，瞧了眼外面，「到杭州還要幾日？」 

車夫回道：「再有兩日便能到了。」 

宋子恒摸了摸蘇婉抱著的湯婆子，道：「水涼了，娘子在此稍候片刻，待我去請這
戶人家幫忙灌一壺熱水回來。」 

蘇婉看著外面太陽正好，因而想下車走一走，便對宋子恒道：「眼瞧著也快到午時
了，還不知下一家客棧在哪，不如給些銀兩請這戶人家給咱們在此用頓午飯，也好
讓馬吃些草休息片刻。」 

「娘子所言甚是。」宋子恒點頭，先下了車，又伸手將蘇婉抱了下來。 

外頭瞧著太陽大，風吹過來卻還是有涼意，跟著下車的小綠一手拎了湯婆子，一手
抱著一件大紅色繡牡丹的斗篷，宋子恒從她手中把斗篷接過來，親自給蘇婉繫上。
這件斗篷是那日得知蘇婉要與宋子恒同去京裏時，蘇太太忙花了大錢請人連夜趕製
的，時間不夠，只來得及給蘇婉縫一件，不然宋子恒也是有的。 

蘇太太是聽說京城比南方還要冷上許多，怕蘇婉去了那邊受不住，斗篷裏頭用了早
年丈夫行商時得的一塊皮子，她自己捨不得用，一直存著，這會兒正好派上用場。
既然用了這麼好的料子，蘇太太也不在其他地方吝嗇，面料用了絲緞，上繡牡丹錦
紋，滾邊處縫了一圈白狐狸毛，毛茸茸的圈在蘇婉脖子上，更顯得她膚色雪白。 

披上這麼件華麗的斗篷，整個人都感覺有些不一樣了，顯得格外貴氣，不過宋子恒
已經由最初的驚豔變成了習以為常，只笑著執了她的手。 

家丁大牛一向機靈，自宋子恒下車時，他已經跑去路旁這戶人家敲門了。 



一個看著三十左右的婦人出了院子，大牛先遞了五十文錢過去，道自家是江州城瀘
縣人氏，姑爺是今年去京裏考春闈的舉子，此番路過貴處，想借地休息片刻，喝口
熱茶水，請大嫂子通融。 

婦人臉上先是疑惑並警惕，想是男人在外頭幹活，就自個兒及幾個孩子在家，並不
敢輕易接納陌生人，然而手中被塞了沉甸甸的銅板，她便有些遲疑了，正巧宋子恒
又攜了蘇婉過來，兩人單看外形都是人中龍鳳，男子挺拔如松柏，女子更是雍容華
貴叫人驚豔，攜了手款款而來，婦人一輩子何曾見過這般俊秀的人物，竟一時瞧得
愣住了，半晌無語。 

宋子恒走到近前，抱手作了一揖，道：「唐突大嫂子了，只是內子有孕在身，受不
得連日顛簸，所以叨擾之處還望大嫂子見諒。」 

婦人這才回過神來，將手中的銅錢收進袖兜中，連連搖頭道：「不唐突不唐突，只
怕我們小門小戶，寒酸了舉人老爺。」 

這個時節，農家沒什麼新鮮吃食，給了銀子對方也不一定能整治一桌豐盛的餐點出
來，若不是怕之後遇不到客棧，只能吃乾糧，蘇婉也不會在這中途下來，無論如何，
有口熱飯熱水，還是比吃乾糧好些。 

只是宋子恒仍怕她吃不慣，瞧見院裏有隻老母雞，便讓小綠去與那婦人商議，最後
又給了五十文把老母雞買下來，小綠殺了雞，借了灶房，熬了一鍋香濃的雞湯出來，
趕路的幾天裏，蘇婉還是頭一回吃得這般心滿意足。 

飯後歇了片刻，繼續趕路，回到馬車裏，蘇婉就抱著湯婆子靠在宋子恒肩上打盹。 

趕路的日子比蘇婉想像的要舒適許多，等到了杭州，坐上遊船，幾乎可以稱得上是
享受了。 

蘇婉不暈船，上輩子就常坐郵輪，這古代的遊船設施也沒差多少，畢竟價錢這般貴，
船上該有的一應俱全，吃喝都有專人提供，蘇婉他們包了個小套間，正房堂屋廂房
灶房都有，還花了一兩銀子請了個船上的廚娘這幾日專門照顧他們的吃食，因著蘇
婉懷孕，嘴巴挑剔，每日多餐，雖是在趕路，宋子恒也盡量不想委屈她。 

於是蘇婉坐在搖曳的遊船上，一路晃悠悠的進了京城，在河上遠遠的也能瞧見京城
的繁榮。 

繁華的京城，與宋家村自然是另外一副天地。 

 
 



第四十六章 考前的準備 

戶部侍郎府今日熱鬧非凡，一大早下人便一臉喜慶的開了大門，巳時左右，一輛接
一輛的馬車便在侍郎府門口停下，打扮珠光寶氣的夫人小姐們自馬車上下來，有穿
戴體面的婆子帶了丫鬟在旁相迎，滿臉含笑的請了女客們入後院。 

前頭的熱鬧漸漸轉移至院裏，後宅裏來往僕人卻依舊面色如常，雖進出比往常多一
些，但仍是一派平靜之象。 

佈置清雅的女子閨房內，穿著翠色衣衫面容秀氣的女孩輕聲道：「小姐，是不是該
梳洗了……」 

女子背對著翠衫丫鬟，手中緊緊握著玉梳，瞧了一眼銅鏡中模糊的面容，隱隱看得
出秀致的輪廓，柳眉彎彎，眼如新月，如水般的眸子中閃過些微波瀾，「賓客們已
到齊了嗎？」 

「是的，待安遠侯夫人一來，就可以替小姐開始行及笄禮了。」 

女子點頭，心裏終於有些歡喜，及笄後，再過幾月，就能見到相公了，她雖不知自
己為何沒有隨相公長眠地裏，一睜眼竟又回到了自己及笄之前，那時她惶恐了幾日，
如今終是定下了心神，重回過去，再過幾月待相公高中狀元，她豈不是又能與相公
廝守一生了！ 

想到這裏，女子強壓住心頭的激盪，平靜的對翠衫丫鬟道：「流雲，替我更衣吧。」 

流雲給自家小姐換上及笄該穿的羅裙，戴好耳墜與項鏈，又拿了玉梳替她將滿頭青
絲梳順，這便算收拾停當了。 

此時閨房的門被推開，讓幾個丫鬟婆子擁簇著的著正二品誥命夫人朝服的美婦款款
進來，坐著的年輕女子起身福了身，「娘。」 

美婦快步上前，忙伸手扶住了女子，「娘的珍兒終於長大了。」美婦撫著女兒如瀑
布般的長髮，愛憐的道：「待過及笄，娘定好生與妳擇一門如意郎君。」 

女子眼底閃過一絲喜意，把頭靠在美婦懷裏，忍著羞意輕聲道：「全憑爹娘做主。」
只要如前世一般讓她順利嫁與相公便可。 

與此同時蘇婉他們所坐的遊船正慢慢駛進碼頭，遠遠便瞧著碼頭上人聲鼎沸，熱鬧
非凡，遊船停下，船上的夥計挨個請乘客們下船，井然有序。 

捨得花錢乘這般大型船隻進京來的家底都不薄，京裏的腳夫也都是有眼色的，立時
一擁而上，宋子恒一襲青衫，站在人群中猶如鶴立雞群，被他小心扶著的蘇婉下船



前已披上那件斗篷，夫妻兩個在腳夫們眼裏猶如金光閃閃的金子，剛下船便被熱情
圍住了。 

「公子夫人，需要坐車嗎？這邊離城內還有些腳程，步行進去怕是辛苦。」一個漢
子反應極快，連連對宋子恒鞠躬道：「小人便是京城人士，從小在城裏長大，熟悉
京裏每個角落，公子要去哪裏，只消告訴小人一聲，小人定馬上把公子與夫人送到
目的地！」 

宋子恒笑道：「在下江州人氏，此番進京趕考，行李頗多，只怕要勞煩大哥了。」 

「原來是舉人老爺，失敬失敬。」壯年漢子想是見多了進京趕考的書生，學著他們
的樣子作了一揖，這便扛起他們一旁的行李，走在前邊帶路，「車停在旁邊，請隨
小人來。」 

行李搬上牛車後，壯年漢子一邊趕牛，一邊回頭問道：「舉人老爺此番可是頭一次
來京？可有訂好的客棧？」 

「實不相瞞，內子身懷有孕，住客棧怕是有諸多不便，然我方來此地，人生地不熟，
不知大哥可知道哪些院子方便出租？」 

「這小人倒是知曉，只是瞧著舉人老爺與舉人太太的樣兒，怕是尊貴人家，差些的
院子入不得眼，好一些的也有，只怕契約要簽半年一年這般的。」 

宋子恒聽後有些遲疑，倒是蘇婉笑了，道：「時日不是問題，大哥不必憂心，只管
帶我們去瞧清淨的院子，相公平日還要溫書，院子的環境必不能差了。」 

宋子恒皺眉，「娘子，咱們哪要住這麼長？」 

「這有何打緊，想來京裏也都是明理人，日後相公高中，授了官職要離開京城，屋
主自然也會體諒咱們臨時退房。」實際上是蘇婉這番來京城，就沒想著能短期內回
去，宋子恒高中狀元，直接入翰林院，三年期滿後外放做官，是以他們此次來京，
至少要住滿三年。 

蘇婉這番話說的宋子恒哭笑不得，「娘子就沒想過為夫若此次不中該當如何？」 

小綠在一旁脫口而出，「姑爺鄉試是咱們縣裏第一，會試是咱們豫章府的前十，學
識了得，怎會不中？！」 

家丁大牛也點頭，一臉的與有榮焉。 

腳夫在旁驚道：「像舉人老爺這般年輕就能入京趕考的，小人平日便少見，已覺是
青年才俊，竟不知舉人老爺如此高才，此番想是必中無疑的。」 

「借大哥吉言。」 



蘇婉笑著撫了撫肚子，道：「若是此次不中，那咱們一家人便在京裏住上三年又如
何？」 

宋子恒雙手覆上她的，點頭稱是。 

腳夫得了宋子恒叮囑，知道舉人娘子懷著孕受不了顛簸，並沒有把車趕太快，慢悠
悠的穿過幾條繁華熱鬧的街道，最後在一條巷子口停下，還沒進去便能看出這裏清
幽雅致，甚是適合讀書人居住。 

蘇婉放眼望去，裏頭都是典型的四合院，面積不大，但是想來設施也都一應俱全。
她心裏盤算著，等自家有了錢，也要在京裏買一座四合院，在現代買不起，到了古
代必是要好好享受一回的。 

腳夫停了車，叫蘇婉他們在這邊候著，他快步走進了巷子，沒一會兒便帶了個中年
男子出來，對宋子恒道：「這便是屋主，舉人老爺不妨先去瞧瞧房子如何。」 

屋主也在旁對他們笑了笑，「在下在此處有幾間院子，舉人老爺不妨去瞧瞧喜歡哪
間。」 

宋子恒點頭，小心扶住蘇婉，跟著幾人進了巷子。 

腳夫仍在一旁陪同，蘇婉心想這裏的腳夫大概都是有副業的，有像自個兒這般對京
裏兩眼一抹黑的，找他幫忙介紹了院子和客棧，生意談成了，屋主自然要給他些辛
苦錢，如此一來還能賺些外快。 

屋主在前頭介紹，把自家院子吹得天上地下絕無僅有的樣子，環境清幽，最適合讀
書人不過，幾步之外便是街道，生活便利，且與侍郎府僅一牆之隔，等閒宵小鼠輩
並不敢來犯，治安也是極好的。 

屋主最後一句話打動了宋子恒，帶著年輕貌美的娘子入京，他最擔心的便是安全問
題，別看他娘子如今懷著孩子，臉色絲毫不見憔悴，氣色紅潤，容光煥發不提，眼
角眉梢更多了些溫柔，便是他都這般驚豔了，更何況是旁人。 

在遊船上時他便恨不得娘子日日不出門，因著上船時就瞧見有些輕浮之人眼神恨不
得黏在娘子身上，現在入了京，宋子恒的警惕之心絲毫沒有放下，反而越演越烈，
現在他也不知該慶幸還是後悔帶蘇婉過來了。 

自古以來，生活便利的住宅都不會便宜，屋主張口便是要簽一年的契，一次繳清一
年的租金，要不怎麼說京城繁華，這樣一間比他們在縣裏租的還小一些的院子，一
年的租金便是他們買下縣裏那間院子的價錢，不過幾人來時已有心理準備，銀錢也
帶的夠多，還是付了租金。 



院子裏頭基本生活用品都有，衣物被褥之類的蘇婉他們路上也帶了要用的，簽了契，
付清了租金，屋主與腳夫一道幫蘇婉他們將東西搬進了院子。 

屋子先前便是打掃乾淨的，只需把東西整理好便是，忙完這些已是傍晚，灶房裏堆
了足夠的柴火，宋子恒親自燒了鍋水給蘇婉洗澡，讓她洗過之後躺下睡一覺，小綠
則和大牛一道去街上買些柴米油鹽菜，晚上自家便能生火煮飯了。 

這般便算是在京裏安了家，如今已是二月中旬，三月春闈很快便到了。 

京裏跟別處不一般，如今又是全國舉子進京趕考的日子，街上日日熱鬧至深夜，宋
子恒白日安心溫書，到了夜間卻會定時陪蘇婉去街上逛一逛。 

到京城的第二日，他猶不放心，便請了大夫給娘子診脈，好在大夫也道孩子健康，
並未受路途顛簸影響，他這才放心下來，又聽得大夫言女子生頭胎最是不易，平日
最好多走走，鍛煉身子，生產起來便也能順利些。 

宋子恒一聽便奉為聖旨，每天晚上定時定點帶蘇婉出門散步，足足走夠一個時辰才
肯回來。 

蘇婉簡直無語，讓她逛街逛一整天都沒事，當然拍戲時一連站十幾個小時也能扛得
住，可是自從穿越到古代，她已經變成徹底的宅女了，廢柴體質，沒事瞎逛街，每
天兩個小時走下來，腿都酸脹了，偏偏一向好說話的宋子恒這會兒固執得要死，寧
願回去讓她泡腳，然後親自給她按上半個時辰的腳，都不肯同意讓她休息一日。 

蘇婉怨念頗深，宋子恒只當瞧不見，別的都能依她，為著日後娘子能順順利利的生
產，如今只能讓她吃些苦。 

這日夜間宋子恒照例帶了蘇婉去散步，越臨近春闈的日子，街上反而更是熱鬧，大
晚上的，接道兩旁掛著一排排的大紅燈籠，把京城照得猶如白晝。 

京城算是所有吃貨的天堂，全國各地的美食彙集此處，夜宵小吃更是蓬勃發展，遠
遠便能聽到各種吆喝聲。 

「蒸而又炸呀，油兒又白搭。麵的包兒來，西葫蘆的餡兒啊，蒸而又炸……」 

「滷煮喂，炸豆腐喲—— 」 

「栗子味兒的白薯—— 蘿蔔賽過梨—— 」 

此起彼伏、有聲有色的吆喝聲，伴隨著各種令人垂涎的香味撲鼻而來，引得想吃又
因為懷著孕被人盯著不許吃這些街邊小吃的蘇婉越發飢渴，這才是她不願意來逛街
的主要原因。 

只可惜宋子恒一門心思為蘇婉好，不管她怎麼垂涎，不該碰的一點都不讓她碰。 



蘇婉試過幾次，發現宋子恒絕不會因為自己想吃就心軟之後，乾脆不走這條街，去
了比較有情調的湖邊，湖邊賣的吃食不多，大多數是花燈胭脂水粉這些，也有些各
地的風俗之物，邊走邊瞧還是有些意思的。 

蘇婉閒來無事買了個面具戴著，宋子恒在後頭付了錢，兩人正準備往前走，這時卻
聽到一個陌生的聲音——  

「子恒弟！」 

蘇婉沒想到古代宅男宋子恒走在街上也能碰到熟人，隨著宋子恒一道回頭，臉上原
本還掛著笑容的男子頓時瞪大眼睛，蘇婉買的惡人面具沒把宋子恒嚇一跳，倒把他
朋友驚呆了。 

蘇婉取了面具，宋子恒正一臉笑盈盈的與對方寒暄，「原來廣澤兄也到了。」 

「愚兄半月前便到了，且咱們豫章府的舉子幾乎都在那城南客棧，只是沒瞧見子恒
弟，還以為子恒弟還未進京，沒想到竟在這邊遇見，子恒弟旁邊這位可是弟妹？」 

「正是內子。」宋子恒迎上對方略顯意外的眼神，從容的笑道：「內子放心不下小
弟，一路跟了上京，還望廣澤兄見諒。」 

名為廣澤的男子忍不住又掃了蘇婉一眼，蘇婉身形玲瓏，肚子卻微微有些凸起，一
眼便能看得分明，不由驚訝道：「弟妹如今……」 

宋子恒習慣性護住蘇婉的腰，點頭笑道：「內子已身懷有孕，讓廣澤兄見笑了。」 

說是讓人見笑了，宋子恒臉上的笑容卻一點都不含蓄，那副神色根本就是恨不得全
天下人都知道他娘子懷孕了一樣。 

對面的男子閃過一絲了然，抱拳笑道：「子恒弟的心情愚兄理解，都是過來人，只
是弟妹懷著身孕仍陪同子恒弟一道過來，委實辛苦，也叫人敬佩。去歲在鹿鳴宴上
與子恒弟一見如故，我還道子恒弟這般少年英才，已是少見，沒想到子恒弟還有如
此賢妻，當真叫人羨慕。」 

「廣澤兄過獎了。」兩人寒暄完，宋子恒這才給蘇婉介紹，「還未同娘子介紹，這
位是咱們豫章府頭名陸廣澤。」 

蘇婉福了身，「失敬了。」 

「子恒弟謬贊，賢弟少年英才，此次會試想必已是胸有成竹。」陸廣澤與宋子恒客
氣了一番，才問：「只是在客棧並未見到賢弟，不知賢弟住在哪裏？」 



宋子恒便把租的院子報了出來，笑道：「去歲在鹿鳴宴上得廣澤兄慷慨指點，此後
一直念念不忘，恨不能再與廣澤兄高談闊論一番，今日得以相聚，廣澤兄若不嫌棄
寒舍，子恒必在家掃榻以待。」 

「那便一言為定，愚兄明日便同咱們豫章府出來的眾舉人一道叨擾貴府。」 

蘇婉還真沒想到，宋子恒平日在家沒事就抱著書不離手，也不愛出去玩，儼然一副
古代宅男相，人緣卻還真不錯，與陸廣澤巧遇的第二日，對方便帶了十幾個書生浩
浩蕩蕩的來了。 

蘇婉以前在電視裏經常看到進京趕考的讀書人幾乎都是俊秀文弱的年輕人，到了古
代才知道科考真的叫活到老考到老，像宋子恒這般年輕就中舉的當真是鳳毛麟角，
昨日那陸廣澤看著已過了而立之年，人家說起來仍舊是一副年少有為的感慨，此次
豫章府的眾舉人中，三十以下的也就三人，宋子恒當日在縣裏的那些年輕同窗，此
次一個中舉的都沒有。 

而這屆舉人裏，最年輕的徐永方因著掛車尾的成績想再讀三年，也好存足了盤纏再
上京裏來，另外一個雖年輕，長得卻一言難盡，不提也罷，如此一來，宋子恒在眾
人當中便格外引人注目了。 

其實宋子恒的交際蘇婉沒什麼擔心的，宋子恒能成為一代名臣，雖有一顆赤誠之心，
人際交往想來也是在行的，她只是懷疑宋子恒跟著一群大叔在一起，真的有共同語
言嗎？ 

無論蘇婉怎麼懷疑，宋子恒至少表面上跟這些舉人們還是相談甚歡的，這一聚，一
直從上午聊到傍晚，蘇婉摸了二兩銀子，讓小綠和大牛再去買些菜回來，家裏的肯
定不夠，再剩下一些錢也就夠買幾罈酒了，來京裏第一日，去買了菜添置東西回來
的小綠就在那頭憂心忡忡，京裏柴米油鹽都比自家小縣城貴上個一兩倍，他們就算
揣了幾百兩銀子來，若姑爺這次真不中，要撐到三年後再考，怕也是不夠花的，別
的不提，減食縮衣的日子自家小姐第一個過不來。 

但凡離縣裏近些，若是在省府，錢財不夠使了，托人給老爺太太帶個信也使得，可
如今他們在京城，離老家快馬加鞭都要好幾個日夜，就是他們帶了信回去，老爺可
敢叫尋常人捎銀子過來？ 

若到時真的不夠銀子了，就怕回去的盤纏都湊不出來，小綠便一直這麼憂心著，見
蘇婉一下就摸出二兩銀子給置辦酒肉席面，招待這些不請自來的舉人老爺們，頓時
驚訝得不知怎麼阻止才好，稍不留神銀子便被塞進了手中。 



小綠不由得捏緊了袖口，打定主意上路時太太和老爺各塞給自己的一百兩銀子先不
拿出來，若讓小姐知道自己身上還有銀子，花起錢來怕是更不經心了。 

蘇婉把小綠的心疼看在眼裏，並不打算點破，她帶來的銀子，自然撐不到他們在京
裏待三年，等孩子出生了，要花錢的地方更多，不過她估摸著自家帶的銀子快花完
時，蘇大富他們也快過來了。 

是以蘇婉只是莞爾一笑，要麼怎麼說徐永方不敢輕易上京城，京裏物價貴是誰都能
想得到的，不多備些錢，就怕艱難趕到了京城，還沒等到會試開始就沒錢了。 

由此說來，徐永方還是比較腳踏實地的。 

蘇婉讓小綠備了好酒好菜，中途又茶水點心不斷供應，一屋子人賓主盡歡，一直到
傍晚，眼見著天色快黑了，他們實在不好意思再在宋子恒這裏蹭一頓晚飯，便不顧
宋子恒夫妻熱情挽留，趁著天黑之前離開，一個個臨走前恨不得一步三回頭的樣子。 

從此以後，宋子恒的日常活動便豐富多彩起來。 

自古文人多話嘮，恨不得日日與人從早辯論到晚上，睡一覺起來再繼續！不過因著
宋子恒租的院子小，蘇婉又在，他們也要避嫌，所以此後都是他們相邀宋子恒去客
棧。 

這種交際蘇婉自然不會攔著，宋子恒還略有遲疑，因為怕娘子自個在家不安全。 

蘇婉卻只叫小綠備了禮，「相公空手去可不行，若聊得盡興，晚些回來也無事。」
說著又塞了十兩銀子給他。 

宋子恒要把錢還給蘇婉，「我哪能拿娘子的銀子。」 

「夫妻二人又分什麼你我，我的銀子就不是相公的了？」蘇婉不由分說的把錢袋子
塞進宋子恒懷裏，又伸手替他理了理衣襟，笑道：「相公去與友人聚會，總不能兩
袖清風，帶些銀子應急也是必要的，且這銀子也不全是我一人的，咱們出發時，爹
娘把盤纏都交由我保管，總不至於叫我摟著錢袋子不鬆手，該花的地方自然當要花。」 

聽到蘇婉這番話，宋子恒眼神不由得閃了閃，摸了摸袖兜，還是吞吐的回道：「其
實出發時爹娘另留了一百兩銀子給我傍身……」 

蘇婉挑眉，「哦？」 

宋子恒不自在的摸了摸鼻子，有些後悔自己竟然這麼輕易就說了，爹娘給他銀子倒
不是不相信他娘子，只是他娘子花起錢來手裏沒個數的，自家人都清楚，他爹娘便
擔心他娘子一不留神，在回去之前便把銀子都花完，盤纏都沒有了，京城離老家又
這般遠，到時豈不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給這一百兩也是用作不時之需。 



他自個兒也深以為然，小心的揣著爹娘特意換來的銀票，硬是沒讓娘子發現，哪知
這會兒一個不留意，竟然被他自己給抖出來，宋子恒第一次覺得自己似乎不夠爭氣
了。 

蘇婉依舊笑盈盈的，「那相公留著這一百兩是用來做什麼？」 

宋子恒一個機靈，脫口而出道：「自然是請娘子代為保管。」 

「這倒不用，相公一個大男人，手頭總不能沒錢，既是爹娘給你傍身的，相公便留
著吧。」 

宋子恒卻依舊從袖兜裏把那一百兩銀票抽出來，鄭重的交到蘇婉手上，「這是咱們
最後回鄉的盤纏，娘子須得好生保存才是。」 

蘇婉沒有伸手去接，卻也沒有拒絕，只問道：「這銀子我自是不會輕易動用，只是
如此一來，相公身邊可就沒銀子了。」 

宋子恒拉過蘇婉的手，把銀票放到她手心，同時握了握她的手，灑脫的笑道：「娘
子不是已經給我準備了十兩銀子？這便夠了。」 

蘇婉這才笑了，「那我便替相公收起來，小綠想是已經備下禮物了，相公快去吧，
遲了可不好。」 

宋子恒猶有些不放心，「我若出去了，娘子在家可怎麼辦？」 

「相公就出去一趟，我還能活不下去不成？如此的話，相公倒是小瞧我了，相公只
管去做自個兒想做的事，我雖幫不上忙，卻也不會給相公拖後腿便是。」蘇婉說著
要推宋子恒出門。 

宋子恒反而一把拉住蘇婉，將她摟進自己懷裏，用力抱了一下，「得妻如此，夫復
何求。」 

「相公若真感念我的好，就叫我安心一些，平日吃飯喝酒倒也無所謂，可千萬別去
那煙花之地，我知你們讀書人最愛那一款風流快活，平日都呼朋喚友一道去那地方
相聚，可相公若也跟著一道，即便只是逢場作戲，我也必是不肯的。」 

宋子恒臉色一正，「娘子說什麼話，能與娘子攜手白頭，我已然心滿意足，其餘女
子多看一眼也是多餘，又談何逢場作戲？」 

蘇婉把頭靠在宋子恒肩上，「我就是擔心，也不知道為何，這心裏頭總有些不安寧。」 

宋子恒扶住她的肩，連忙問：「是身子不舒服還是怎的？」 

蘇婉笑了笑，「倒沒有不適之感，就是有些胡思亂想，相公無須這般著急。」 



「娘子這般，我如何能不著急？」宋子恒扶著蘇婉到床邊坐下，起身道：「我叫大
牛去客棧送個信，今日不過去了，在家多陪陪娘子。」 

「大夫都說孕婦憂思實屬正常，相公委實無須這般大驚小怪，既已應邀，又豈能臨
時反悔？相公只要早去早回，我便放心了。」蘇婉拉住宋子恒道。 

夫妻又說了幾句話，宋子恒這才安心出去了，去之前便沒帶上大牛，家中就娘子和
小綠兩個女子，把大牛留下來，既是保護她們，且若娘子遇到意外，有大牛在也能
及時通知自己。 

宋子恒便這般一個人出去了，蘇婉就由大牛和小綠陪著鬥地主。 

此後，宋子恒每回都是午時末未時初出門，然後酉時不到便會回來，陪蘇婉用過晚
飯，又拉著她去走一個時辰的路，回來洗漱後便睡下了，日日如此，甚是規律。 

 
 
第四十七章 侯府四少爺 

有一日，宋子恒外出遲遲未歸，眼見著天都黑了，飯都做好了還不見人回來，蘇婉
這才坐不住，看著剛做好的飯菜道：「小綠把飯菜端回鍋裏去熱著，大牛你去客棧
瞧一瞧，是不是出什麼事了。」 

大牛應聲出去，小綠卻道：「天都這麼晚了，小姐不如先用些飯墊墊肚子？等姑爺
回來還不知要等到幾時，總不能讓小姐肚子裏的小少爺一塊跟著挨餓。」 

小綠一說完，蘇婉肚子便跟著響了一下，她摸了摸肚子，道：「灶上不是還溫著湯？
等會兒去給我盛一碗來，妳先把院門拴上，不是姑爺和大牛回來，誰叫都不許開門。」 

「是。」小綠也應聲出去，卻是過去好半晌了也沒回來。 

蘇婉聽到院外頭隱隱有說話聲，這才出了屋子，問：「小綠，何人在說話？」 

小綠搖頭，「不知道門外的是誰，但好像認識姑爺，說什麼他家少爺今晚打算與姑
爺一醉方休，讓他過來說一聲……」 

被關在外頭的人耳朵還挺尖的，聽到小綠的話，連忙高聲道：「是宋公子宋子恒的
夫人嗎？小的是安遠侯家四少爺跟前的小廝，奉我家少爺之命特來與夫人告罪，宋
公子與我家少爺相見如故，相約今晚一醉方休，只是宋公子怕夫人在家擔心，特遣
小的來向夫人告罪，還請夫人開門。」 

「原來是安遠侯家四少爺。」蘇婉挑眉，對小綠道：「妳且把門打開吧，我記得上
回相公是說過他與安遠侯四少爺交好。」 



小綠這才依言開了門，一個穿著體面的小廝站在門外，手裏還拎著東西，雙手奉上，
「唐突登門，這是我家少爺吩咐備下的薄禮，還望夫人笑納。」 

蘇婉微微頷首，小綠便上前把東西收下了。 

蘇婉道：「夜間寒涼，相公出門時的衣衫太薄，還煩請這位小哥稍候片刻，待我去
室內取件長衫請小哥一同帶去。」 

小廝彎腰道：「夫人儘管去便是，小的就在此候著。」 

蘇婉回屋給宋子恒拿了件衣服，又讓小綠備了分回禮，一起拎出去，親自交到小廝
手上，「區區薄禮，請莫見笑。」 

小廝想是受了叮囑，並不敢無禮，低眉斂目的道：「夫人客氣，不知可還有其他吩
咐？」 

「再無事了，小哥只管叫相公安心，不必擔心家中便是。」 

小廝應了一聲，這才退下。 

小綠迅速拴上門，方才還強自冷靜的臉上此時已經雙頰泛紅，激動的道：「小姐，
姑爺真的認識安遠侯家的少爺？今晚還會在安遠侯家住下？那可是侯爺家……」 

小綠激動得腿都快軟了，她這輩子見過最大的官還是知縣，就在縣裏，當時跪在地
上不敢抬頭看，生怕被官差發現抓了去，如今她家姑爺去的竟然是侯爺家，天啊…… 

蘇婉意味不明的輕笑一聲，「妳家姑爺豈是池中之物。」 

小綠一個勁的點頭，仔細看便能發現她正一副如夢遊般的傻笑，分明沒聽見蘇婉在
說什麼。 

想想也是，多少普通人一輩子最大的榮耀就是親眼見過貴人，蘇大富上回在江州城
見了知州一眼，回縣裏都不知與人說了多少遍，更別提京裏的貴人了，不說別的，
侯爺之府豈是一般人能去的？不怪小綠這般激動，便是大牛知道了也是一樣震驚又
興奮。 

原本大牛臉色發白的回來稟報說問過客棧幾位舉人老爺，均稱姑爺只在客棧待一個
時辰不到便與另外的友人離開了。 

小綠一聽連忙道：「大牛哥你是不知，方才安遠侯家的小廝來報，咱們姑爺被他家
少爺請去做客了，今晚不回來呢！」 

「安遠侯？」大牛先是一愣，還沒從之前的驚亂中回神，生怕自家姑爺在外出事，
這會兒卻被告知是去貴人家做客了，大悲大喜之下，好一會兒才反應回來，連連道：
「好，太好了！不愧是咱家姑爺，竟能得貴人府上的少爺青眼相待。」 



相比之下蘇婉卻淡定多了，笑道：「去把飯菜端上桌吧，這麼晚了，咱們也該用飯
了。」 

小綠與大牛對視一眼，而後各自定了定神，強作鎮定的去了灶房。他們心裏想的是
小姐都這般泰然自若，他們也不能太過激動，表現得跟鄉下人進城似的，沒得丟了
小姐和姑爺的臉面。 

今天這麼一折騰，吃完飯已經不早了，蘇婉自然不會這個時候跑出去散步，洗漱之
後便回了自己屋裏。 

不知道是不是習慣了兩個人，今夜蘇婉一人躺在床上，抱著湯婆子被窩裏倒是暖呼
呼的，卻好一會兒都睡不著，又覺得天太黑，這才想起來平時都是宋子恒點了燈坐
在床頭看書，她就窩在被子裏睡覺的。 

蘇婉索性坐起身，摸黑找到了火摺子，點起油燈，屋內頓時亮了。 

小綠剛收拾完，正準備回自己屋裏，卻瞧見主房亮起了燈，忙走到床邊問：「小姐，
怎麼了？」 

「無事，天太黑我睡不著。」 

「那我等小姐睡沉了再進來熄燈可好？」 

蘇婉道：「那妳子時左右過來吧。」 

「是。」 

因著要半夜起來去給蘇婉熄燈，小綠便沒有睡沉，是以半夜時分，院外一有動靜她
便驚醒過來，一開始還以為是風吹聲，仔細聽似乎有人在說話，小綠連忙起來，披
上外衣匆匆去隔壁喊大牛，「大牛哥，我聽見門外有人在說話。」 

片刻之間，大牛的房門也打開了，問：「誰在說話？」 

「噓。」小綠道：「小聲點，別吵醒小姐了，她近來不容易入睡。」 

大牛點頭，卻是聽見有人在敲門，忙對小綠道：「妳在院裏待著，我出去看看。」 

小綠走到蘇婉屋門口，想著若有什麼事也好保護自家小姐，卻聽見大牛在外頭喊自
己，「小綠妳過來幫我扶一把姑爺。」 

小綠連忙跑過去，大牛正扶著自家姑爺，而對面是先前見過的安遠侯家小廝及一個
陌生的丫鬟。 

小廝連連笑道：「抱歉這麼晚叨擾了，宋公子喝醉了，不肯在侯府入睡，想是放心
不下夫人，少爺委實無奈，只能叫小的將宋公子送回來，多有叨擾，還望見諒。」 



小綠聞言瞧了姑爺一眼，還是那般丰神俊朗，看外表不似喝醉了，見她看過來，仍
口齒清晰的問道：「娘子呢？」 

「小姐入睡了，姑爺不若在廂房歇一晚？」 

「不，我要找娘子。」 

小綠眼底閃過一絲了然，果然是喝醉了，平日姑爺怎麼也不會說出這種話。 

宋子恒說完便要推開大牛，自己往院裏走，只是腳步蹣跚，大牛連忙跟上去扶。 

小綠歉意對安遠侯家小廝笑了笑，「抱歉，我家姑爺酒量不佳，給貴府添麻煩了。」 

「不敢……」小廝脫口而出。 

方才一直沒說話的丫鬟卻笑著打斷小廝的話，「宋公子是少爺的貴客，怎是麻煩？
這位妹妹太客氣了。」 

小廝這才回神，不由得吞了吞口水。 

那丫鬟又道：「我家少爺原也想留宋公子住一晚，奈何宋公子放心不下家中，只能
這般又將宋公子送回來，若叨擾了貴府夫人，真真是對不住……」 

聽得這番話，小綠沒回答，因為蘇婉屋裏的房門已經打開，她披了斗篷站在屋門口，
猶帶著睡意的聲音問道：「小綠，怎麼了？」 

「小姐，姑爺回來了。」 

安遠侯府的丫鬟先前聽見輕柔嬌美的聲音，心頭已經歎了一聲，再抬頭看過去，月
色下穿著大紅斗篷的女子靜靜站立，隔得遠看不清五官，渾身上下的氣度卻真叫人
驚歎，如何相信這是鄉野之地出來的村婦？ 

安遠侯府的丫鬟眼底驚豔一閃而過，她被調到少爺身邊之前是夫人跟前的二等丫鬟，
也是跟了夫人見過世面的，宋公子夫人並不比那些名門閨秀差什麼，宋公子氣度高
華，光風霽月，讓她幾個交好的姊妹都心動不已，能讓這等人才為之傾心的，果然
不是等閒之輩。 

丫鬟心知自個兒回去能與少爺回話了，便收回眼底的打量，遠遠的朝蘇婉一福身，
「叨擾夫人了。」 

宋子恒瞧見蘇婉出來，也不用人扶著，喚了聲「娘子」便直直朝她走過去，待走近
了，蘇婉雙手扶住他。 

安遠侯府的小廝和丫鬟已經告辭離開了，蘇婉扶了宋子恒進屋，宋子恒一直拉著她
的手喊「娘子」。 



蘇婉回握了他一下，笑道：「相公脫了外衣，便先去床上躺著，我讓小綠給你燒盆
熱水進來擦擦身子。」 

「娘子替我脫。」 

「好，相公也得讓我出去知會小綠一聲。」 

宋子恒這才放開了手。 

蘇婉出去片刻後便回來了，宋子恒就靠在床上一動不動的看著她，衣服果然沒脫，
屋裏飄著酒味，蘇婉索性將屋門打開，這才親自給宋子恒脫了外衣，讓他上床躺著。 

沒一會兒小綠便端了熱水和帕子進來，「已是深夜了，小姐收拾完便睡下吧，屋裏
待明兒小姐姑爺起來後奴婢再進來收拾。」 

蘇婉指了指床邊的衣服道：「妳把這外衣帶出去，放在屋裏酒味太重散不去，再替
我把門帶上。」 

已經不是第一次照顧喝醉酒的宋子恒了，蘇婉算是駕輕就熟，只是喝醉酒的宋子恒
有些纏人，一直拉著她的手腕不放，蘇婉只能不停的把他的手拉開，「放開，你一
直握著，我如何給你擦洗身子？」 

喝醉酒的人當然沒這麼聽話，蘇婉也沒脾氣，在他不停的攪和下，還是耐心的替他
擦完身子，正準備去吹燈，剛剛拉開的手又纏上來，嘴裏還在不停喚著「娘子」。 

蘇婉終於知道人家為什麼這麼晚還不得不把他送回來，他這喝醉酒就愛叫自己的習
慣，是個人也不忍心讓他不回家過夜吧？ 

蘇婉也不知該氣還是該笑，吹了燈剛爬上床，宋子恒又纏了上來，四肢並用，將她
整個人鎖在懷裏。 

蘇婉忽然笑了，頗有些幸災樂禍的道：「相公今兒怕是在友人面前丟臉了，睡著了
就不停喊娘子的，那安遠侯四少爺怕是再沒見過別人這樣，也不知經過此次，日後
可有人還敢找相公不醉不歸？」其實蘇婉很想說的是，宋子恒一世英名，不知道會
不會毀在今夜。 

但是想到那個安遠侯，她又忍不住瞇起了雙眼，聽起來很熟悉，只是不知道跟宋子
恒有什麼關係？ 

蘇婉在琢磨安遠侯，豈不知人家府裏也在討論她。 

安遠侯是世襲侯爵，四少爺又是安遠侯世子的嫡出幼子，身分貴重，且深受安遠侯
夫人喜愛，小廝與丫鬟得了他的吩咐，並不敢在路上耽擱太久，連忙回了府，穿過
疊巒重重的假山，進了崇明院。 



深夜院內仍然燈火通明，小廝和丫鬟進裏屋請了安，沒得吩咐並不敢擅自起身，就
趴在地上回話。 

丫鬟口齒清晰的回道：「奴婢將宋公子送回去後，與宋公子家的丫鬟解釋時不慎將
宋夫人吵醒了，宋夫人開了門出來，宋公子想是醉的狠了，見了夫人便立即過去，
奴婢便立時回來覆命。」 

平靜無波的男聲問道：「妳瞧見了子恒的夫人？」 

「是，遠遠瞧了一眼，雖然瞧不清相貌，宋夫人與宋公子站一塊卻恍如一對璧人，
宋公子對夫人一往情深，一見便知，夫妻琴瑟和鳴，叫人羨慕。」 

小廝也回道：「奴才先前見過宋夫人，姿容秀美，溫婉賢良。」 

男子沉默了片刻，道：「你們出去吧。」 

「是。」丫鬟和小廝一道退出去，同時將門帶上。 

「有趣。」另一道頗有磁性的男聲帶著無限笑意道：「英雄不問出處，我原以為這
般不起眼的鄉野之地，能出一個宋子恒這般的人才已是不易，沒想到叫他一喝多便
心心念念的宋夫人竟也不差呢。」 

先前說話的男子點頭，「子恒不為錢財所動，也不為美人所惑，對妻子一往情深，
可見有一顆赤子之心，可堪大用。」 

磁性的男聲頓了頓，低低嗯了一聲，聲音又輕又飄忽，「待會試過後再看……」 
 
 

宿醉一場後，宋子恒便沒再出門了，安心在家溫書，因為再過兩日便要參加會試了。 

會試一共有三場，一場考三日，從九日一直考到十七日。 

宋子恒有了經驗，這次準備得更加充分，心裏雖說不上胸有成竹，卻也是有著年輕
人的意氣風發。 

九日一早他拒絕了蘇婉要陪同的提議，「考場人來人往，娘子肚子大了，出去不便，
還是就在家候著吧。」 

蘇婉雖然想去，但是見著宋子恒擔憂的神色，也只能點頭，「我與良辰在家等相公
順利歸來。」 

宋子恒眼神放柔，摸了摸蘇婉的肚子，「再有幾月良辰便能出來了……」 

蘇婉卻推了推他，「時辰不早了，相公早些過去吧，讓大牛送你，我在家也能安心。」 



終於把宋子恒送進考場了，蘇婉有些激動，又有些緊張，激動什麼不必多說，緊張
倒不是擔心宋子恒考不中，她怕的是宋子恒金榜題名後，不知命運這次又將朝哪個
方向發展？ 

蘇婉一直不敢去想，有時卻又希望這一日早些來，無論結局是好是壞，總歸是個了
斷，總比一直擔心頭上懸著的刀什麼時候砸下來好。 

宋子恒離開後，蘇婉開始有些心神不寧。 

不知過了多久，大牛回來了，蘇婉騰地站起身。 

小綠也跟在後面問大牛，「怎的這麼快回來，去考場來回不是說要一個時辰嗎？」 

大牛笑道：「原是這般，不過剛走到巷口，就見安遠侯家的馬車過來，四少爺親自
送了姑爺去考場後，又讓人打馬送了小人回來，這才花了不到半個時辰。」 

蘇婉又坐回原位，招呼大牛過來，「你先喝口水，再跟我說說今日去考場是什麼樣
兒。」 

大牛喝了口水，緩了口氣，方才興奮道：「再熱鬧不過了，咱們省府的考試是沒得
比的，來趕考的舉人加上送行的親友聚在一塊等待進場，放眼望去多如牛毛……」 

小綠等蘇婉問完，連忙問：「那安遠侯家少爺如何，比咱們姑爺更俊秀嗎？他們家
的馬車是不是很氣派？」 

「安遠侯四少爺我只在車外遠遠瞧了一眼，長得那叫一個漂亮……不對，是俊秀，
不過安遠侯四少爺跟咱們姑爺不好比，四少爺貴氣逼人，咱們姑爺溫潤如玉，都是
人中龍鳳。」 

小綠又急著追問，「安遠侯四少爺竟有這般貴氣？」 

「那還用說！不對，我還沒說四少爺如何貴氣呢，穿著錦袍，上頭的繡工別提多好
了，用咱家太太的話來說就是栩栩如生，價值千金的那種！更奢華的是那馬車，裏
頭可是鋪著錦緞的，上頭還擺了個凳子，上面杯子竟是白玉的，白玉杯白玉壺！」 

小綠眼睛裏已經在冒星星了，「這般富貴……」 

「安遠侯是世襲侯爵，整個京城的貴人裏頭也是數得過來的，家世富貴不說，安遠
侯夫人的嫡出女兒、四少爺的親姑媽，便是當今養育了三皇子的曾順妃……」 

小綠驚歎，「也就是說安遠侯四少爺是三皇子的表兄弟？」 

大牛點頭，眼裏閃爍著興奮，「不過聽聞三皇子不是曾順妃親生的，只是從小被曾
順妃撫養長大，曾順妃自個兒也沒有親兒子，是以母子感情也不錯，三皇子這才將
安遠侯家當親外家走動。」 



聽得安遠侯跟皇家都有這般聯繫，小綠的眼神更亮了，安遠侯四少爺是三皇子的表
兄弟，卻對自家姑爺這般青眼相待，自家姑爺若能因此結識三皇子，日後豈不是一
步登天？ 

這般想著，小綠便問了出來，「那咱們姑爺會不會因為安遠侯四少爺的關係，從而
也見一見三皇子……」 

大牛的表情不必多提，蘇婉卻是眼神一閃，腦子裏猶如驚雷閃過，安遠侯！三皇子！ 

她之前竟然沒想起來！三皇子不就是之後繼位的楚仁宗嗎？ 

用「虎軀一震」來形容蘇婉此刻的心情，其實是非常恰當的，她說之前為何覺得那
安遠侯聽著耳熟，不僅是耳熟，根本就是如雷貫耳好嗎—— 她演的那部戲都出現了
安遠侯這個角色，因為沒跟她有對手戲，她便沒有關注，可是國舅爺的名頭她還是
記得的！ 

想到這裏，蘇婉忽然皺起了眉，安遠侯之所以會成為國舅，便是因為三皇子蕭瑱繼
位後，尊母妃為皇太后，其外家自然一躍而成皇親國戚。 

可如今蕭瑱竟然只是曾順妃的養子，連外人都知曉，可見曾順妃養蕭瑱的時候皇家
玉牒並沒有改過來，如此一來，非親生母妃，蕭瑱登基後也只能封其為太妃，尊為
皇太后卻是於禮不合。 

楚仁宗一生功績令人傳唱，如何會做這般不符禮節之事？難道當真是將曾順妃視若
親母？ 

蘇婉只覺得腦子一頭霧水，越發看不清未來的發展。 
 
 


